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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萦 绞 胎

□

李志强

我原本并不在意瓷器的。

瓷器在民间，没有多少人在意它。 小时

候吃饭，用的就是瓷碗。 尽管粗糙，但是看一

看民间何时真正脱离了温饱，便能够知道个

中的缘由。

然而，瓷器在中上层，尤其是达官贵人，

尤其是曾经在圆明园中或圆明园外见识过

中国好瓷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在他们看

来，瓷器就是中国，中国就是瓷器！

然而，瓷与陶，这些似乎与人类文明发

展既近又远的东西，无论如何是我们绕不过

的历史。

我喜欢参观博物馆。 到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有博物馆， 我都要想方设法去看一看。

然而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仿佛是一个模子

脱出来的，前三分之一展出的东西，多数就

是陶或者瓷。

慢慢的， 我理解了———其实人类的文

明，首要的就是吃。 吃不好就活不下来，要想

吃好就不能一直茹毛饮血，于是就得想办法

把东西做熟， 于是就得有把东西做熟的家

伙，于是便有了陶瓷。

陶瓷早于钟鼎，当然也贱于钟鼎，很容

易普及。 然而陶瓷一旦普及开来，便有了需

要分出层次的必要。 百姓使唤的东西，达官

贵人也使唤， 便没有了达官贵人的尊严，当

然需要分出层次。 要分层次就要讲究，一旦

讲究起来，那道道儿可就多啦！

我开始看到“绞胎瓷”三个字，是在

20

世

纪的

80

年代初。 那时候在《人民日报》上看到

一场有关广交会的报道， 会上展出一种瓷器，

引起了国内外业界的关注。那时候虽然还没有

当下对汝官哥钧定的感知，但是，中国作为一

个瓷器大国。一种瓷器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共同

关注，一定有它的理由。而且，被关注的瓷器名

叫“绞胎瓷”，绞胎瓷的生产厂家就在我所居住

的那座山城的城郊———修武县陶瓷厂。

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而

自己又一无所知，实在令人汗颜。 于是我就

利用一个礼拜天，专程到地处近郊冯营矿附

近的修武县陶瓷厂，希望能够窥视一下能够

惊动天下的绞胎瓷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绞胎瓷器没有看到，原因是能够复原宋

代工艺的师傅已经跳槽改嫁；在陶瓷厂外的

废料堆中也没有能够找到一片绞胎瓷片，原

因却不得而知。 《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为复原

宋人的绞胎瓷工艺，修武县陶瓷厂几经琢磨

反复锤炼，终于找到了失传千年的绞胎瓷制

作门径。 然而，随着工匠的离去，一切又都陷

于无边的混沌之中。 悻悻而返，让我很是不

能甘心！

之后不久，我在焦作市新建设的贸易大

厦里，看到了一种绞胎瓷碟子———蓝白相间

的花纹，孔雀开屏的图案，不到三寸的内径，

十分不显眼。 然而，再看一看价位，着实令人

咂舌———竟在

100~200

元人民帀之间———

这在当时，是我们四五个月的工资总额！

再后来，我在焦作市书法家协会老主席

蒒垂广先生家里看到过出土的绞胎瓷残片，

也在其他的展馆中看到过绞胎瓷的陈列，多

是赭白相间的色调，横竖交叉的花纹。 我虽

一直纳闷于这种工艺何以能做到这种状态，

不解于绞来绞去的这些瓷泥最后何以能够

合形成器，但情随事迁，渐渐地便把这些给

放下了。

直到有一天，有朋友来访，并给带来了

一件工艺礼品。 启匣相视，竟是一个绞胎瓷

瓶。 不过，这个绞胎瓷瓶与以往见过的绞胎

瓷器大不一样，虽然色泥与白泥之间色泽的

对比明显减弱，但色纹的排列已经进入从心

所欲的无我之境，随意挥洒，流水行云，轻重

疾徐，浑然开成。 朋友告诉我，这是最近开发

出来的绞胎瓷新品，脱古出新，独树一帜，继

往开来，自成格调！

尽管朋友这样说，我也很喜欢这件东西，

但是总感觉不是以前见过的绞胎， 脱古出新

当然要得，但“脱”而至于“离”，多多少少让我

感受到根脉的传承无续。 所以每当看到蓝白

相间或者赭白相间的简朴无华的绞胎瓷器，

我还是顽固判定，那才是真正的正途。

世事变迁，白云苍狗。 当我离开山城焦

作之后，有一次回到山阳，应邀到宋宝瑭先

生的茶社闲坐，宝瑭还约请山阳名家郭清晨

先生一起品茗，茶博士燕子小姐手执的便是

一把绞胎茶壶———大小适握， 玲珑精巧，瓷

泥正是赭白相间的传统色彩，且纹理细致均

匀，壶底与壶盖各

6

个涡旋，壶腰与腰底两

层分别有

14

与

12

个涡旋，每个涡旋都清新

爽朗，动感迷人。 我当即十分没出息地流露

出喜爱之状，当时宝瑭也慷慨相赠，于是我

如获至宝一般裹挟而归，于是，我的案头便

有了这个相视如旧的绞胎壶。

我于瓷器本不在意， 但有了这个绞胎

壶，也就平添了许多的兴趣。 渐渐地知道了

绞胎瓷在宋窑中的地位，知道了汝官哥钧定

的大致特征，知道了当阳峪在焦作市的具体

方位，知道了瓷器在中国文人心目中较之于

茶更为深厚的情感渊源，也知道了许多较之

于瓷、 于茶更为玄妙的中国文人的文化心

理。 这个，起于壶乎？ 起于瓷乎？ 绞于世乎？

绞于胎乎？

由此，我渐渐悟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和

中国文化人心理的精微。 感于时事，发于细

物，通于天地，寄于己心。 心之官则思，思可

以接千载，可以通无穷，可以连宇宙，可以通

灵犀。 当然，也可以无终无始，无滞无穷，唯

其如此，方可以成器乎？

然而，孔子说，君子不器！

梦在前方

□

查仕成

没有诱惑能使我迷失方向

没有困难能使我俯首退让

没有雨雪能浇灭心中的火焰

没有沟壑能把前进的步伐阻挡

因为梦在前方

我不会在花前月下沉迷彷徨

我不会为离愁别绪黯然神伤

我不会让蝇营狗苟耗费生命

我不会在灯红酒绿里虚度春光

因为梦在前方

我要面朝旭日纵情歌唱

我要在书山学海自由徜徉

我要在耕耘的季节挥洒汗水

我要插上时代的翅膀

飞向梦想的天堂

因为梦想

因为梦想

我不怕形单影只长夜漫漫

甘愿忍受寂寞孤单

因为梦想

我不怕风沙阻隔激流险滩

成功的道路哪会平坦

因为梦想

我不怕布衣粗食清贫相伴

富有的人生怎能精神贫贱

因为梦想

我不怕岁月如河似水流年

生命的价值本该在追求中实现

给娘暖脚

□

侯拥华

娘老了，病了。病了的娘整宿整宿咳嗽。娘咳得很厉害，她咳起来

声大如雷气壮山河，咳得家犬不宁四邻不安，连房子都跟着一颤一颤

的。 有一次，夜里，娘还吓跑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贼。 娘瞟见他，边咳边

说，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别……客气……最好……把……

我的命……也拿去……我这老太婆……就不用再遭罪了。 那贼听了

娘的话一缩脖子就不见了。

每次娘咳起来柱子就会蹙起眉头，娘这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娘是什么时候病的，娘不清楚，柱子也不清楚。 是一个月前，两个月

前，还是一年前两年前，或者四年前五年前。不清楚。柱子只知道娘病

了，病了很久，且一到晚上就止不住地咳。

为给娘看病，柱子弄来一堆草药。天一麻麻亮，就爬起来给娘熬。

那些采来或者买来，甚至是赊来的，白的，黄的，黑的，紫的，柴木棒

状，块状以及粉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草药，顺着柱子

抖开的纸包角缓缓滑进药锅里。 盛了药，添瓢水，再拾起一把柴火投

进炉里，就开始熬药了。不一会儿，锅口就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气泡。很

快屋子里就烟雾缭绕弥漫着呛人的中药味。

娘的药一日三顿，每到晚上给娘喝药时柱子就会说，娘，你别担

心，再喝这一碗你的病就好了。娘没听见，娘正在拼命地咳嗽，她一手

撑着床，腾出另一只手用来捂住胸口，生怕把心和肺一不小心给颠出

来似的。每次咳嗽完娘的脸就红扑扑的，像喝了小酒，煞是好看。娘咳

一阵子然后歇息一阵子，中间的时候，娘就用这难得的大好时机大口

大口地喘粗气。 娘也会给柱子说说话，可话说的断断续续，总被突如

其来的咳嗽声打断。 后来，娘干脆就不和柱子说话了。

娘的病怪得很，夜幕一拉下来病就来了，等到夜幕退去，天光放

亮，娘的病就好了。 天亮了，咳了一夜的娘累了，终于闭上眼睛睡着

了。这个时候的娘就不咳了，红扑扑的脸，粉粉的腮，娘像一个刚刚出

生躺在大人怀里的婴儿，甜甜地睡去。

柱子不愿打搅娘的美梦。 但有时柱子会走上前给娘理顺纷乱的

鬓发，然后轻声唤娘，柱子说，娘，天亮了你起来吃口饭吧。娘不理他，

娘睡得正香还打着呼噜呢。 睡着的娘也会翻身，一翻身，她身下的木

床就咯吱咯吱地响，像在受一场无法忍受的酷刑。那是一张比娘岁数

还要大的物件，祖爷爷传给爷爷，然后传给了爹。爹死得早，柱子

8

岁

那年爹就病死了。 守寡的娘拉扯着柱子生活，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

深冬的夜晚特别冷。 夜深了，柱子去看娘，发现娘第一次在夜晚

有了睡意。 她合上眼，连咳嗽都止住了。 柱子决定趁娘睡着的时候出

去给娘再抓一些草药。 虽然那些草药很贵很贵，但娘需要，虽然那些

草药治不了娘的病，可能暂时拖住娘的命。 要是没那些草药，娘早就

走了。 后半夜柱子裹挟着一阵冷风推开屋门。 门吱呀一声脆响，把娘

惊醒了。 一进屋，就听见娘在叫他。

娘说，柱子呀，就别再弄那些草药了。 再吃，娘的病也好不了。

柱子咧嘴一笑，说，娘，你放心，再吃几服，你的病真的就好了。 现在，

你不就不咳了吗？

娘说，不吃了不吃了。 省着给你娶媳妇吧。 你也不小了。

柱子说，娘，不急。 等你病好了就娶。

娘说，柱子呀，我白天的时候梦见你爹了。你爹说他想我了，叫我

过去陪他。 柱子一听就流泪了。

娘说，柱子呀，娘今个儿咋觉得冷呢？冷得我直哆嗦。我的脚咋像

戳进了冰窟窿里。

柱子说，娘，你别怕。 我给你暖暖脚吧。

后来柱子就坐在娘的床边，掀开娘的被角，揭开自己的棉衣，抓

住娘的小脚，慢慢塞进自己的怀里。一塞进去柱子才发现娘的那双小

脚可真小真瘦，一点肉都没有，还凉得要命。 柱子捂在怀里就像怀里

戳着两根干柴棍子。 握着娘的脚，柱子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天冷的时

候，娘也这样给自己暖脚。 柱子把肥嘟嘟的小脚丫探进娘怀里，紧贴

着娘的肉，有时放在娘白皙柔软的肚皮上，有时会蹬着娘鼓囊囊肉呼

呼挺拔的胸脯。 有一次，柱子有意把脚探到娘的胳肢窝挠娘的痒痒，

娘就咯咯地笑。

想着想着柱子就靠着床头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柱子实在太累

了，可梦中的他还忙碌不停。梦中他劈柴或者下地，做饭或者洗衣，清

扫或者挑水，买药或者熬药，唱歌或者哭泣，欢笑或者发呆……忙碌

中，柱子和娘住的那间屋子里永远会有一服草药在火炉上熬着。药锅

在炉上冒着气泡，咕嘟，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唱着快乐或悲伤的歌。

药熬好了，倒出来，凉好，柱子把药端到娘床头，把娘唤起来，一口一

口吹去碗口的热气，再尝一口，然后才一勺一勺把药送到娘的嘴边。

娘张开嘴哧溜哧溜地吸，两腮塌出深不见底的坑。后来柱子还梦见了

爹，弯腰驼背瘦骨嶙峋的爹。 爹眉宇间还有几丝英俊的气息尚存。 那

时娘鲜嫩得如一截洗净的白藕， 柱子还是一个穿开裆裤四处乱跑的

娃……

娘在后半夜醒来。 醒来后，娘没叫柱子。 娘知道柱子太累了需要

休息。娘只是从柱子怀里慢慢抽去干瘦的双脚，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把

柱子的双腿搬上床来。娘脱去柱子脚上的鞋和袜子，还轻轻掸去上面

的尘土。 后来，娘睁开蒙眬的眼睛，用那双枯瘦的手反复摩挲着柱子

的大脚，像在把玩一件世间珍品。看够了，才把它放进被窝，裹进自己

怀里。

那个晚上不再响起娘悲伤的叹息和无休无止的咳嗽声。 夜晚第

一次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呈现出它安逸宁静祥和美好的一面。

天亮了。柱子在一束阳光中慢慢醒来。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正躺在

温热的床上。床上散发着温暖腐朽的气息。那时候的柱子双腿裹在被

窝里，双脚被娘紧紧抱在怀里，一双大脚热乎乎的，正冒着丝丝热气。

可娘的身体却已经僵硬冰凉。

马老帅

□

东 篱

马老帅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我后来的同事，我俩同

村。

马老帅真名马老途，取老马识途之意。 他的这个绰号，缘

于我的一篇作文《我的老师》，当时那篇作文通篇把“师”字写

成了“帅”字，马老师在批改作文时，写了四句打油诗：老师变

老帅，这事真奇怪；师字被砍头，为啥把我害？ 从此，“马老帅”

取代了“马老师”，大盛其行。

马老帅身高不过

1.65

米，体重最多也就百十斤，整个人

骨瘦如柴，如果在他瘦削的脸庞上再架上那副黑框眼镜，看起

来就更给人一种病恹恹的感觉。

比马老帅的形象和身体更不好的，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

在陪他走过了

10

年的婚姻之路后，突然得病离开了人间。 刚

安葬了妻子，他的儿子又患上了罕见的肌肉萎缩症，一个原本

活蹦乱跳的花季少年，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

那时， 我们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马老帅背着儿子匆匆

行走的身影。

厄运似乎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了马老帅。 就在一个星期

天的上午，我们突然听说，他的儿子被村上一个暴发户的大货

车撞死了。村干部出面协调了，公安局也来了人，最后，对方愿

意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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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块钱了事。不到两天时间，草草办完了孩子的后事，

星期一一大早，他就走进了熟悉的校园。 校长见他神情恍惚、

疲惫不堪的样子，劝他休息几天再来，他只说了句“功课耽误

不得”，就挟着教案又踏上了讲坛。 那一天，我们特别注意到，

一节课中， 他几次坐到了往常很少坐的椅子上擦着满脸的汗

珠。

马老帅本以为赔偿款很快会拿到手的， 没想到这事一拖

竟拖了五、六年，我从村中学到县高中又到省城读大学，直到

我又被分在家门口教书，与马老帅成了同事，他应得的钱还一

直没得到。

一天放学后， 我看马老帅在批改作业， 就很不甘心地问

他，赔偿款这么长时间拿不到手，你为啥还不着急，不去讨要？

他看了我一眼，凄楚地笑着，淡淡地说，去了，一开始人家说，

正在凑钱；再后来，人家说生意赔了，自家也正闹饥荒呢；等再

去的时候，人家改口了，说当初这事就怨我儿子，要不是他腿

脚不利，车也不会撞上他。你说，都是乡邻乡亲的，为这事还能

对簿公堂？

我听了，气得牙根发痒，给他出主意说，你明天就去要钱，

他们要是再不给，你就发狠说，你们别把我逼急了，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的。 要是还不中，你就重去公安局，让公安局替你要

钱，伸张正义。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其实，那笔钱对我来

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要是真能要来， 我就捐给咱学

校，支助学生。

第二天下午，趁没人的时候我问马老帅，去了吗？ 他轻描

淡写地说，去了，可人家比咱说的话还狠，说想咋地咋地，爱去

哪告去哪告。 我又问他，去公安局了吗？ 他说，去了，人家说时

间太长了，帮咱问问吧，不一定会有结果。 我真替马老帅感到

窝囊，打抱不平，肺都气炸了。

当天晚上刮大风， 村上那家暴发户停在村头麦场上的一

辆货车连同一堆麦秸垛着火了，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夜空。

马老帅住在村头，第一个跑去救火，被烧成了重伤。

那户人家报了案， 说是马老帅报复所为， 不但不拿医药

费，反过来还要追究马老帅的法律责任，让他赔经济损失。

马老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和颜悦色地对前来调查的公

安人员说，我是教书育人的，不会干那事。

晚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又过来了，是特地来给马老帅送

几年前就该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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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块钱的。我看到，马老帅眼泪哗哗地，很

激动，不停地说着谢谢。

三天后，马老帅不幸病逝。 按照他的遗嘱，我用他刚得到

的那些赔偿款帮他结清了医药费， 并把剩余的钱都捐给了学

校。

马老帅入土的第二天，我一个人悄悄来到了他的坟头。我

把祭品摆上，席地而坐，涕泪滂沱地说，老帅，我本来是想替你

出口恶气的，没想到那天晚上风大，麦秸垛把货车也燃着了，

都是我害了你呀……

秋风凉母爱暖

□

赵玉建

母亲去世已经七年了，我却一次

也没梦到过她老人家。妻子似乎和母

亲心有灵犀，不但经常梦到，而且对

梦中情节历历在目，娓娓道来令我这

个亲生儿子顿生惭愧。终于有一天晚

上， 我梦见她老人家坐在床上补衣

服，油灯若明若暗，母亲不时用针拨

一拨灯捻， 她把补好的衣服给我穿

上，自己却消失了。我恍然醒来，眼眶

盈满泪水，母亲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

浮现。

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一

辈子相夫教子，勤劳节俭。 要说母亲

的最大特点。 就是精打细算，会过日

子。 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

三男三女，年龄差距不大，基本上是

一个跟一个。 父亲在上世纪

60

年代

初期就是部队的团级干部，时任河南

省镇平县武装部长 ， 每月工资

141

元，当时应该属于高收入阶层。 母亲

没有工作，这些收入分摊到全家

8

口

人身上，不过区区十七八元。 计划经

济时代，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凭证供

应。先说吃的，父亲是军人，每月粮食

标准

45

斤； 母亲是市民， 每月标准

29

斤； 孩子们则依年龄大小标准不

一。 粮食基本够吃，副食品就差得远

了。家里很少吃肉，除了逢年过节，平

常一个月吃二三次肉就不错了。父亲

工作忙，母亲有时会给父亲做点小锅

饭， 无非就是山西老家的常见面食，

“溜尖”“抿圪斗”“猫耳朵”“拉面”之

类，大抵素菜居多。 家里的剩饭基本

上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包圆，甚至出现

馊味的剩饭母亲照样吃掉。当年最稀

缺的是食油，每人每月

5

两的标准执

行了许多年，最紧张的时期每人每月

只有二两半。 和现在截然不同，那时

的人们割肉是越肥越好，肥的好炼油

呀！ 母亲亦是如此，割回来的肉总要

把肥膘剔出来熬成大油以弥补标准

的不足。 就是熬剩的油渣，母亲也不

舍扔掉，剁巴剁巴和些萝卜、韭菜做

包子馅，吃起来倒也别有风味。

1967

年我

11

岁时得了一场大病， 差点见

了阎王爷。 出院后虚弱不堪，母亲每

天给我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补养身

子。那时三弟才七八岁，闹着要吃，母

亲虽然宠爱三弟，这时也会厉声呵止

他。想想也可怜，哪差三弟这一嘴呀！

由此可见当年日子的窘迫。我们家的

男孩不大干家务，但我却有一项雷打

不动的活计， 那就是和煤和捡煤核。

有时贪玩，捡得不干净，就要引来母

亲喋喋不休的说教，什么“败家子”，

“地主老财也要勤俭过日子” 之类的

话翻来覆去，听得人好不耐烦。

吃的省，穿的和用的也一样。 每

个月供应的布票，又要做衣服鞋袜又

要做被褥铺盖，实在是捉襟见肘。 那

个年代商店里几乎没有卖成衣的，家

家都是自己做。 我家孩子多，衣服正

好一茬儿接一茬儿轮着穿，老大穿过

给老二，老二穿过给老三，一件衣服

不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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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年就完成不了历史使

命。母亲想尽办法尽其所能让我们穿

得体面一点，同院有个阿姨在县城的

百货商店布匹柜台当营业员，一匹布

卖到不够一尺时成为“布头”，可以不

用布票买。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布头”也是宝贝，基本上都被营业员

们近水楼台给瓜分掉了。母亲从阿姨

那里得到一些“布头”，这些碎布料是

无法做衣服的。母亲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熬上一盆糨糊，把碎布头一

层一层粘起来晒干， 做布鞋的鞋底。

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 除了母亲做的

布鞋和父亲发的解放鞋，我没穿过别

的鞋子。 记得“文革”前夕，武装部淘

汰了一批旧兵役证，这种旧兵役证是

纸质布面的，每家都分到了一些。 母

亲用大木盆灌满水，把粘得挺牢的兵

役证泡在水里， 然后揉搓清除纸质，

得到课本大小的一块红布。虽然想尽

办法，“兵役证”这

3

个字始终清晰可

辨。母亲就把这许多小块红布拼接起

来，做成床单，家属们纷纷效仿，一时

间“兵役证”红床单成了武装部的独

特一景。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心灵手

巧，悟性极高，艰难的生活赋予了她

刚强坚韧的性格和丰富的创造力。那

时家里连面缸也没有，母亲把废报纸

捣碎溶解成纸浆，找一个瓷缸把纸浆

糊在上面，晾干后就成为“纸缸”，放

面粉或其他东西， 报纸是有铅毒的，

可母亲不懂这些，物尽其用就是她老

人家不可辩驳的理由。

1969

年，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

们全家搬迁到焦作。随着我们渐渐长

大，生活条件也在好转。 可母亲节俭

的习性深入骨髓，成为她难以改变的

处世态度和生活原则。家中的“飞人”

牌缝纫机是

1964

年买的， 在母亲的

精心保养下， 使用

40

多年仍然锃光

瓦亮，完好如初。 母亲去世后被大哥

作为遗物收藏。 在母亲眼中，什么东

西似乎都是有用的，她最看不惯我们

大手大脚，乱丢乱扔。搬到干休所后，

家里的碎木烂板积了一堆，母亲为使

这堆废物得到有效利用，自己动手在

院子里垒了一个烧柴的土灶，烟熏火

燎地又是蒸馍又是烙饼， 乐此不疲。

我有时回家嫌这个土灶太扎眼，口口

声声要扒了它，母亲“败家子”之类的

责骂就像冰雹一样砸过来，我只好屏

声敛气一溜了之。

2005

年母亲驾鹤西游， 干休所

也拆了平房， 盖起了带电梯的高楼，

水电煤气设施齐全，可惜母亲没受用

一天。这些年，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

装修越来越豪华。 大鱼大肉已经吃

腻，许多人在为身体肥胖营养过剩发

愁。昔日的自行车大国早已变成汽车

大国，速度反而比自行车还要慢。 物

质财富的爆炸式增长使我们抛弃了

节俭的美德，过度的消费不但造成了

环境的破坏， 更造成了精神的贫困。

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我

们这一代人身上渐行渐远，更有可能

在下一代人身上荡然无存。

当代人生活在一个悖论中， 中国

的先贤们教诲我们 “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可

西方的大哲孟德斯鸠却说：“富人不奢

侈，穷人就会饿死”。 市场经济的规律

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 满足人们无

休止的欲望。 节约应该是资本家们最

不喜欢的词儿，都不消费，生产出来的

东西卖给谁去？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

本质其实是过剩危机， 人类这样的发

展方式合不合理，上帝也难以决断。 节

俭一生的母亲在天国看到她的儿女们

在对立的两种观念中无所适从， 恐怕

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祖母和她的家

（油画） 钟华友 作

（本报资料图片）


